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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党团队方法(化名、笔名同样有效) ：* 退党电话：001-416-361-9895,001-702-873-1734  * 退党传真：


001-702-248-0599 * 退党电邮：tuidang@epochtimes.com *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,以后再上网。


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人生此时不一般　多听多看才不冤       �  　 认真阅读仔细看　真假智者自会辨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全球退党热线电话：001－604－276－2569 或001－416－361－9895   传真：001－702－248－0599








《公务员法》第九章第五十四条规定：“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，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。”


在中共头子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迫害中，一些助纣为虐的打手说：“是江泽民叫我干的。”以为用此借口就可以推卸责任、逃脱惩罚了。现在这条法律堵死了所有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、各级行政人员推脱罪责、逃避惩罚的后路。


任何独裁者都会推出“替罪羊”为自己开脱。文革结束后，红极一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第一个“畏罪自杀”，积极效忠中共“红色路线”的793名警察、17名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，然后给家属一张“因公殉职”通知单了事。


无数历史教训告诉今天：历次搞运动都是祸害百姓，中共一贯卸磨杀驴，其追随者都没有好下场。


根据《公务员法》，所有参与迫害的人将


来都得自己承担责任。实际上参与迫害“法轮功”的人才是这场运动的真正的牺牲品！那些潜逃了几十年的法西斯纳粹党徒如今一个个依然还在被追查中，而你现在迫害法轮功的每一件“政绩”都将成为明天受审判的证据。◇

















用海外信箱给freeget.ip@gmail.com发电子邮件，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。突破网络封锁，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。





队，队排得很长，一直排到博览会大厅的门口去了。


态网后链接明慧网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什么是“六一零办公室”?


九九年六月十日，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违反国家宪法,成立了一个专职镇压法轮功的机构,以成立时间命名的“六一零办公室”，它凌驾于公、检、法之上,各省市（地）县乡四级都成立,在各地实施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“名誉上搞臭、经济上截断、肉体上消灭” 、“打死白死、打死算自杀”等灭绝政策。


目前这个职位又被称为 “死亡职位”，因为只要坐上这个位置，出意外暴死的机会很高，按照专家的话，叫做：具有多发性和普遍性。尽管中共邪党一直严密封锁，但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消息还是不断传出，不少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恶官惶惶不安。明白真相后，有的官员私下找法轮功学员忏悔，有的提出辞职，有的要求调离610 办公室这个死亡职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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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阴法轮功学员孟晓静在南京被劫持


淮阴法轮功学员孟晓静于五月三十一日在南京被劫持，请善良的民众帮助了解更多信息。


侍峰在江苏女子劳教所绝食抗议　情况危急


江苏淮安市法轮功女学员侍峰，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七日被淮安市警方绑架到江苏女子劳教所。侍峰抵制非法关押等迫害，进行绝食抗争，已持续十几天了。五月三十一日，其家人经过种种周折，见到侍峰时，她已瘦的脱形，   极其虚弱。她向家人表示：劳教所不是她应该呆的地方。              江苏句东女子劳教所


电话：0511-87706301、87706336 、87201159、87707100


地址：江苏省句容市石山头 邮编：212424


管理处电话： 87707013 三大队电话： 87707305


兴化市吴锦莲老人第三次被绑架


二零一一年六月二日上午十点多，在泰州市“610”指挥下，泰州市和兴化市“610”人员（兴化市为泰州市所管辖）非法闯入法轮功学员吴锦莲家中，在不出示任何法律文书、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，十多人暴力强行将其抬走，仅口头表示为看了“全球华人新年晚会”之故。


兴化市法轮功学员徐根琴被绑架


兴化市法轮功学员徐根琴，六十三岁，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午，在给其母及姨妈（两位老人均八十多岁）送午饭时，被兴化市多名便衣绑架。


徐根琴因坚持修炼，曾被兴化市警方送句东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。请兴化市善良的民众搜集和补充徐根琴被绑架、迫害的详情，迅速曝光兴化市警方恶人恶行。


南京市徐姓女法轮功学员失踪近一年


南京女法轮功学员徐某某，50多岁，退休教师，曾是知青下放在连云港任教多年，退休后搬回南京居住，下关区人，住兴卫村。于2010年7月突然失踪，至今毫无消息，望各界正义人士给予关注和帮助，早日找到徐姓法轮功学员的下落。


南京市溧水县法轮功学员庄勇在单位遭绑架


南京市溧水县法轮功学员庄勇于5月31日在单位遭绑架，详情待查。


南京恶警绑架张雪峰、刘开梅夫妇　抢走三十万元


南京学员张雪峰、刘开梅夫妇近日被六一零绑架、抄家。他们二人都曾经被非法判刑多年。从监狱回来以后，都没有工作，还有正在读书的孩子要抚养。他们只能做一点小生意来维持生活。这次抄家，恶警把他们夫妇好不容易东拼西凑准备做生意的三十万元全部抢走，没有任何理由，也不开收条。这种明目张胆的入室抢劫暴行，充份暴露了这些败类的流氓、黑社会本性。


南京工程师马振宇第五次被绑架


据悉，南京法轮功学员马振宇被绑架，目前非法关押在下关看守所。马振宇曾经遭受七年冤狱，这是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马振宇第五次被绑架迫害。


九九年七月二十日，马振宇等南京市五位法轮功学员第一批被中共非法抓捕。二零零零年“五一”假日，马振宇又被公安强制“保护”关了几天。


二零零零年十一月马振宇又被非法抓捕，并在刑讯逼供后被非法判刑七年。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出狱时已是无家可归。因为居无定所，六一零找不到他的踪迹，零九年四月三十日马振宇又一次被非法抓捕约半年之久。自今年五月二十九日被失踪以来，他已是第五次被抓。








法轮大法主要著作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，法轮大法传遍世界六大洲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法轮大法至今已获得各界褒奖、政府支持议案、信函3000余件。“真、善、忍”的美好传遍了世界……








【明慧网】我开始修炼法轮功较晚，并且经常出差，所以以前较少参加集体学法与到炼功点炼功，不在中共“六一零”的黑名单中，相对其他的同修有较大的自由度。多次参加某行业的全国性大型会议。二零零零年在云南国际会展中心参会布展时，我过了一次生死关。


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我在布展现场的本公司摊位前指导施工人员布展，公司的三位同事站在我身边。身后约两三米处一台大型圆盘锯台正在工作，发出刺耳的噪声，那是另一家公司在布展。突然，操作圆盘电锯的工人一不小心，一块如地砖大小的木板跌落在高速旋转的圆盘电锯上，“啪”的一声被打起，旋转着，呼啸着，夾着一股风，越过三位同事头前脑后间的狭小空间，砸在我的后脑右边的玉枕穴上，再旋着砍在我的右脸颊上。


我被巨大的惯性带着，身子转了半圈，一边瘫软下去。身边的两位男同事赶紧拉住我不让我倒下。但他们都吃力的无法扶住，随着往下蹲。就在这时，我脑子中升起一念：“我是炼功人，没事的！”马上我就自己站了起来。刚锯开的木板边缘粗糙刺人，剧痛让我不由自主的用手紧捂住伤口，血从指缝流出来。同事让我松开手，只见后脑勺上的头发被砸到头皮的肉里去了，与头皮糊在一起，脸颊砸的裂开了几道血口子，皮下的肌肉往外翻，肉、木屑与鲜血、汗混在一起。耳朵尖也被削去一点。


同事一看这么严重，很紧张，有的去找肇事者，有的要叫急救车。我强忍住痛，出声制止了他们。围观的人很多，大家都在议论纷纷，七嘴八舌的说要到医院去缝针敷药、包扎、住院。当时正是中午12点，有懂得武功、医学的人说，正午时间穴位受伤，而且伤的这么重，看来凶多吉少。还说会脑震荡、植物人等等。我心不为之所动，坚信一定没有事的。之前的消业经历已经让我坚信师父与大法。


我跑到卫生间，在水龙头下用自来水冲洗血污。同事看到目瞪口呆，说“这伤口见到生水可是大忌呀！会感染的呀！”我叫他们放心，不用怕，我是炼功人，没事的！


然后，整个下午照常工作，当天照常出席展会的筹备会议。与会的各省市同行们窃窃私语，受了这么重的伤怎么他还象没事人一样？


晚上，我学法到12点才睡下，同住一间房的另一个省的参会领队却狐疑的不敢睡，他被中共的宣传吓坏了，他认为我不去医院不死也会瘫痪，说不定会死在那里。甚至怕我会有什么反常的行为。


第二天早上天没亮，我起床打坐，炼第五套功法。没有睡的他在灯光下发现了奇迹：我脸上的血口子自己合上了，而且还结痂了，这可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凑到我的脸前仔细端详，自言自语地说：神了！神了！然后，太激动的他顾不得天还未亮，顾不得我还在那里炼功，就四处打电话告诉别人这件事。


天亮了，我成了与会人员中的“明星”，重伤而不治自愈的奇迹震撼了众人。几乎人人都在谈论这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因为在这个圈子里几乎人人皆知我修炼大法，包括国家相关主管局（这个会议的主办单位）的官员们。在每一届的会议期间，他们常叫我“法轮功”，甚至在“七二零”以后也照叫。


四天后，会议就要结束了，我脸上的痂也脱尽了，脸上没有留下瘢痕，回复如初。大法的超常被传为佳话。大家离别时感慨多多，说这是“神迹”、“神话”等等。我跟他们说，修炼大法的人，几乎人人都有过类似的过关经历，如果写出来，就是一本厚厚的传奇故事。


回到公司，这事自然在公司内也传开了。公司的三位在场同事都认为，这事太神奇了，那块木板打过来的时候，是先穿过他们每个人头部间的间隙，每个人都是差一点就被打到。幸好我是修大法的，有师父保护。如果换成他们中的任何一人，如果不当场死去也可能成为植物人，最好的结果也要在异地他乡住院一段时间，脸上还会留下难看的伤疤。


但是那个时候自己心性还不到位，喜滋滋的当成是自己修的好的结果，而不知道是师尊的巨大承受与付出。直到有一女同修听说此事后，专程来见我，仔细端详我脸上的细微浅痕，感动地说：师尊多么慈悲啊！消去了一个业力满身的你，换了一个全新的你。我顿觉师恩浩荡，师恩难报！











